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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论聊斋

王蒙：作家、学者，“人民艺术家”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曾任文化部部长。

武昌府人尹图南，另有别院房舍，租给一位
秀才居住。半年多来，尹图南从来没过问过此
事。中国文化重视的是立德、积善、劝学、崇礼、
立功、立言、重农、自律、青史留名等等，却不重
视财富——阿堵物那个玩意儿的积累，堂堂尹
老爷或尹大少，正宅之外拥有别院，不是低层次
糊口生民，更要彰显清高，不重房租……过去叫
作“吃瓦片”收入啦。

这天九公尹图南遇见秀才。见他年纪轻
轻，相貌俊雅，风姿潇洒，穿衣讲究，便上前与他
交谈。秀才谈吐容色温文尔雅，令人喜欢。外
表光鲜，招人喜爱——从理论上，中华文化并不
强调颜值，但实际上，难免以貌取人，在一个标
榜礼文化的地区，礼不礼当然要看举止进退容
色脸面与身体语言，没有什么人长的是放射性
透视五脏六腑眼睛，能一眼看透人品，谁能不在
意外表种种呢？尹图南对秀才印象深刻，回家
后说给妻子听。妻子派了个丫鬟以赠送礼物为
名，去悄悄看看秀才家世背景。理论上传统文
化不主张妻室干政，但实际上许多妻子们信息
侦察的热情与手段都是超一流的，是夫婿的情
报参谋。妻子很快了解到秀才家有美女子，天
仙般美貌绝伦，未说是其妻，家里花草玉石、衣
服器皿，超凡脱俗，是尹家从来没有见识过的。

尹图南得知后，更加纳闷，干脆亲自去造
访，不巧，赶上秀才外出。第二天，秀才回拜。
尹图南打开他的名帖一看，他姓余名德。尹图南
打问他的家世门第，秀才回答哼哼嗯嗯 ，不愿细
说。尹图南追问，秀才乃说：“您屈尊驾临寒舍，
我岂敢怠慢？您知晓我不是被捉拿的盗匪，也不
是逃犯，那何必过分细致地追问来历呢？”

作为房主与年龄大的一方，按说尹氏查问
一下年轻房客来历，还是合理与正常的：在中
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性血亲性形成了一种村
落式共同体意识，各家非亲即故，世代共处一
方，互通互助互知，谁不知道谁呢？再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修齐治平的公共与共有意识，也
即共产主义一词 communism 的拉丁语词根
communis，即中国人心目中的公有意识、社区意
识，也是提倡集体主义与相互多多沟通的。

尹图南连忙谢罪，蒲松龄这里，距今三百年
前已经有私密（privacy）意识了，够超前的，整个

中国承认并尊重个人私密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
的事。尹氏安排自家摆设酒宴，二人饮酒谈天，
一直喝到天黑，才有两个异族肤色深重的奴仆，
举灯牵马，把秀才接了回去。那时高级人家已
有使用异民族仆役的习惯了。

后来秀才回请尹图南。尹图南来到他家
中，见室内墙壁都有壁纸裱糊得洁净放光，和镜
面一样。室中有狮子形状的金香炉，燃点着奇
异不凡的香料，放出奇香。秀才的房舍装修，一
个是说了壁纸，一个是说了香炉和焚香，突出了
雅闲文化，相对轻视了装修与设施的实用性。
壁纸壁饰壁材，显示的是对环境与审美的追求，
平滑如镜，也许他们的壁纸采用了特殊材料？
放光？更高级了；熏香则包含着清洁驱祟、祭祀
崇拜、沟通天地、遐想沉思的氛围感受。

秀才家中，一只碧玉瓶中竖插着两支凤尾
和两支孔雀翎，都有二尺多长。凤与孔雀，都是
罕见禽鸟，读至此处，王蒙似乎不无“青鸟或传
云外信”之感。南唐中主李璟原词是：“青鸟不
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所谓婉约的另一
面一定是闲适与空灵。另一只水晶瓶里浸着一
株似是粉色花朵的小树，不知其名，也是二尺来
高。枝条倒垂，覆盖在花瓶之外，叶疏花密，含
苞未放。湿润的花瓣恰似收起翅膀的蝴蝶，而
花蕊如蝴蝶之须。

花是蝴蝶须展翅，条如垂柳且抒情。
席上摆了八个菜盘，每样菜都异常华美。

秀才命童子击鼓催花行酒令。鼓声一响，瓶中
花儿便随鼓声而抖颤，几近折断。颤悠了一会
儿，蝴蝶的翅膀渐渐伸张，鼓声一停，轻响中花
蒂和花须轻轻飘落，变作蝴蝶，飞落到尹图南的
衣服上。此情此景此物此观赏，令人想起的是
唯美的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的降生是在蒲松
龄后二百多年，蒲神已经触摸着清代中华的文
学天花板，所写余秀才家的种种无可比拟，难以
设想，说玩具是玩具的极限，说财产是财产的少
有，说待客是待客的高端，说游戏是游戏的顶
尖，美丽豪华天真绚丽，生气洋溢，文明满满，达
到了物质美化与精神想象的极致。

秀才笑着起身，拿起大杯斟上酒让尹图南
喝了。酒刚斟满的时候，蝴蝶飞走。过了一会
儿，鼓声又作，有两只蝴蝶飞到余德的帽子上。

余德笑着说：“这可是自作自受了！”也喝了两大
杯。第三次鼓声响过，蝴蝶乱纷纷落下，又翩翩
地飞到二人的袖子和衣襟上。击鼓的童子笑着
过来，用手指点着，数每人身上的花朵：尹图南
应喝九杯，余德喝四杯。这时尹图南已微有醉
意，不敢多喝，勉强喝了三杯，离席告辞。

前面一个开始小酌的自然段，写到鼓催花
落，化蝶待客，阅读评论者当然已经五体投地，
幸甚至哉，登峰造极，美胜九天，心悦五洲，顾四
方而欲击节起舞；谁想得到、梦得到、文学得
到？至此为止，一切不过是刚刚起步，蝴蝶指引
酒事，花瓣舒展清心，蝴蝶多情招引，美酒沉醉
神魂，人生不过人事，万物更得万芳万喜万诗万
真万文！

读者诸君，读到这里，你有没有到头感、饱
满感、顶端感、登天飞升感、再无他求感、死也不
冤感！

让我们再想一想，蒲松龄描写的余德家的
待客家宴游戏设备，走的是三百多年后出现的
电力电子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的路子啊！其他
作品中还有飞船、登月、美容手术等幻想，咱们
缺少的就是一点赛先生——科学啊。

尹图南越来越感到余德是个奇人。但余德
不喜欢和他人交往，他愿意的是关上门过自己
的日子。村人们红白喜丧，他也从不去庆贺或
吊唁。独善其身，独享其乐，独谋其事，这算不
算是一种个人主义、非群体主义呢？还是出自
一种非群体的自危和自保意识呢？他是狐狸
精？他是鬼魂？他是异类修炼而成？不明说，
更好。尹图南逢人就念叨余德，这是余德最不
喜欢的了。听到他的奇事，都想与他结交，闹得
他家宾客盈门，达官贵人。余德很不耐烦，突然
辞别尹图南迁走了。却又不是不辞而别。余德
走后，尹图南来到他住过的别院，庭院空空，洒
扫得一尘不染。余德式的个人主义是洁癖性
的？互不相扰，自行其是。燃剩的蜡烛堆放在
石阶下，窗子上还剩些布帛线头，上面还看得出
留下的指痕。屋后遗留下一具白石水缸，能盛
下一石水左右。尹图南把缸拿回自家去，倒上
水养了几尾红鱼。一年过去，缸里的水仍然清
澈如初。后来，这缸被仆人们搬动石块时失手
打碎了。奇怪的是缸里的水像凝固了一样，也

不流泻出来。在物质三态上再发奇想，再抒高
论，增益着奇异性、突破性、不可思议性、人间与
非人间性。如果人生追求是高官硕儒，蒲松龄
此生一无所成；如果说他是非儒家的怪力乱神
幻想家文学家，他则高居榜首。甚至是只此一
家，别无分号。再看看，好像缸仍然存在，仍在
那里，用手一摸却空空软软的。这个感觉珍贵
动人，一切的存在都是可以破坏、软化与消失
的，同时由于它们确实曾经存在而在感觉与记
忆中存在恒久，伟哉存在，伟哉灭亡，既存应灭，
已灭犹存，万年的存在迟早消逝，瞬间的存在，
也可能永恒。只要伸手进去，水就随着手流出
来；拿出手，水又合拢。到了寒冬，水也不结
冰。一次，这缸水结成水晶状，但红鱼依然在里
面自由自在地游动。尹图南恐怕别人知道这件
奇珍，总是把它藏在密室里，除了儿子、女婿这
样的亲人，从不拿出给人看。但时间长了，还是
传了出去，要求观看的人纷纷登门，络绎不绝。

到了腊月的一夜，水晶化解为水，流了一
地，红鱼也不见了。原来碎缸的残片还在。忽
然来了个道士，登门索要碎缸片。尹图南拿出
一片让他看，道士说：“这是龙宫中盛水的器
具。”尹图南又描述了缸破后水不流泻的情景，
道士说：“贮水的是缸的魂魄。”人有人魂，物有
物魄，万物有尸有迹有灵有力，有品有性。昔人
已乘黄鹤去，此地德余破缸魂。道士说完，很真
切地恳求给一小块碎缸片。尹图南问他有什么
用，道士说：“把它捣为碎末入药，能使人长生不
老。”尹图南给了他一片，道士非常感谢，欢欢喜
喜地走了。

秀才所用物品来自龙宫，那么秀才是龙宫鱼
豚龟鳖精英下凡了。在科举中一败涂地的蒲松
龄，终于写出了一个孤独避世的个人乐生主义、
独自享受美女小童、仙花神缸、美酒蝴蝶、翩翩浊
世之佳公子也的高、上、小、微、自得其乐人物。

道士似乎是一个作者临时加上的人物，僧
道职业宗教人。毕竟多一点人而通神的感觉，
他不来，解说不了余德旧缸的龙宫宝物的特殊
性，不露这个缸的不凡，也就不能显示出余德的
龙宫超人类背景。连通晓神界仙界龙宫的道士
都要向尹图南求缸片，余德的高阶便不须多言
了，轻轻清清，高高飘飘，故事见好就收了也罢。

乙巳小雪，阳光依然灿烂，钢城青山却
笼罩着阵阵寒意，钢铁诗人董宏量在这里
作别人间，“我如雁字归去，思念是那长
河”。苍穹之上，诗魂仿佛还未走远；苍穹
之下，悲伤的脸颊已是河水蜿蜒。

从18岁那年踏上这块因不熄的炉火
而发烫的土地开始，他就扎根青山，与钢
铁一起呼吸，一起茁壮，一起沧桑。他从
最艰苦的修炉工干起，以冰水浇透的草
袋为护身的铠甲，以活字般的耐火砖为
护炉的盾牌，立铜墙铁壁，为铁流开路。
粗粝的劳动，没有磨损他的感官，反而使
它们更加敏锐，他的诗才在火泥里发芽，
在炉膛中抽穗，随铁水而扬花。工地黑
板报上的一首鼓动诗，不知被谁投给了
长江日报《江花》副刊，从此“钢铁诗人”
声名鹊起，纵横诗坛。

这首发表在江花上的现代诗，题为
《摆开巨杯接红酒》，以瑰丽的想象描绘
了高炉出铁的情景：一只只阔口深腰的
铁水罐宛如巨杯，炽热的铁水宛如醉人
的红酒，飞溅的火星宛如飘香的酒沫。
这一年是 1973 年，“钢铁诗人”年方二
十，风华正茂。这一次《江花》与钢铁的

“偶遇”，于钢铁文学非同寻常的意义，将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乃至更长的时光轴上
一一显影。

作为一个与《江花》和钢铁都深有渊
源的人，我深知那一次它们的相遇是如何
梦幻，又开启了怎样的传奇。但这里我不
想一一叙说，只想讲几件自己亲历的与董
宏量老师同时也与《江花》相连的往事，为
人们了解这位钢铁诗人的不同侧面提供
一点旁证。

2002 年 9 月 23 日，长江日报《江花》
副刊登出了一篇《钢城的门》的散文，

“望着那通红通红的炉门，师傅唱起了
歌谣；‘一炼钢啊二炼铁，三焦化啊四烧
结，修炉工的门火最烈……’歌声沙哑
而深沉，使我绷紧的肌肉渐渐放松，汗水
舒畅地流淌，也使我心中涌动着诗情。
于是，我放下沉重的钢钎时，便拿起了轻
盈的诗笔。钢城的另一扇门——文学
之门，就这样向我悄然敞开”，作者正是
董宏量。

紧随《钢城的门》，是“诗歌三人行”，三
个武钢人，王江汉、程琳、贾汉猛，跟在“钢
铁诗人”后面集体亮相。三个人的诗，都是
他从《武钢文艺》来稿中挑选的，事前未曾
透露半字。恰如《钢城的门》中所言：“我已
在钢城工作了三十个春秋，做得最多的事，
竟是不断地把一个又一个朋友迎进这里的
文学之门来。”

值得一提的是，策划这次“武钢职工作
品展”的《江花》编辑罗时汉，原也是武钢
人，还是董宏量《武钢文艺》编辑部的同
事。两人一样才华横溢，却性格迥异。虽
然一个刚猛如罗汉，一个温润如灵玉，并未
影响彼此尊重、英雄相惜。

罗时汉在长江日报社几经腾挪，终于
当上《江花》的编辑，回到魂牵梦萦的文学
家园。1998 年春，《江花》头条推出一篇

《为岩石感动》的散文，作者是武钢耐火材
料公司一个叫“程琳”的工人。当时，这个
位置基本上都是名家大家。发稿之前，罗
老师曾打电话给《武钢文艺》主编室和武钢
耐火材料公司，向董老师与他的挚友、诗人
刘天华求证，首先要搞清楚作者是否具备
那样的能力，以免闹出乌龙。

“放心大胆地发。”董老师告诉他，《武
钢文艺》也要发我一个头条，是一篇小说。
我何其有幸，正是这些贵人的提携，使我从
未放弃梦想，即使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始
终逐梦而行。

2023年5月，董老师病中要我与罗老
师、小箭陪他去武钢厂前铁珞山单身宿舍

“寻根”。两位老师都曾在铁珞山住过不少
年头，火热的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初，他们一
起在那里纵论文学、社会与人生，书写钢铁
的光荣与梦想，孕育深长的思考和蝶变的
佳构，也曾一起去单身食堂打饭，来了志同
道合的好友偶尔也举杯畅饮。一些记忆从
大雾中浮现，两人的话越聊越投机。

他们共同抚摸着一棵几人抱的悬铃
木。

“寻到根了吗？”罗老师问。
“我的根在炼铁的高炉，出钢的平炉。”
就是这次寻根之旅，由罗老师提议，

敲定了在武钢一号高炉举行董宏量创
作五十周年回眸暨《六色谱》首发式。
其时武钢一号高炉已永远退役并入选
国家工业遗产。2022 年初，我曾陪董老
师与他的夫人孙曼萍旧地重游，钢铁诗
人抚今忆昔，感慨万千，指着国家工业
遗址公园的铭牌即兴赋诗：“我也是一
个工业遗址啊/虽然白发苍苍/但对钢
铁的爱一点也没有减少！”

“……哦，钢城/我的钢城/我就是这
样/为你燃烧，为你盛开/为你冷却又为你
沸腾/成为你的一团炉火一朵铁花/一块
浇铸成型的钢锭啊/你该知道，你该知道/
我的热泪为谁而流/我的白发为谁而生！”
这首《致钢城》发表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长
江日报《江花》周刊，正值董宏量创作五十
周年回眸暨《六色谱》首发式，那日，长江
日报社前记者、《江花》副刊前编辑罗时汉
现场采访了董宏量。

“当年你《摆开巨杯接红酒》，接的是一
号高炉的铁水？还是哪座平炉的钢水？”

“都是。”
“它溅起了江花，日出江花红胜火！”
彼时的钢铁诗人欲言还休，表情凝重，

既有欣慰，亦含忧伤。而今，我分明听见他
说：“有日出就有日落，每个人都有谢幕之
时。唯有钢铁扎根青山，根脉不朽；唯有长
江万古诗情，一路生花。”

余德家的科学奇幻实验场
□王蒙

《江花》与“钢铁诗人”
董宏量

□程琳

集印为诗
□侯军

秋时思故乡
□谢华

秋天来了，一阵风吹过来，身上顿时觉得凉爽起来。我
猜想这风大概是从北方来的，扫过树顶，拂过屋檐，钻进行
人的领口，叫人不由得一哆嗦，赶紧把衣服裹紧些。街上来
来往往的行人也都陆续添上了厚实的外衣。

我坐在春江第一楼的二楼，靠着一扇木格窗。窗外是两
棵老槐树，看样子有些年岁了，树枝都快伸进二楼窗口来了。
树上的叶子多半已经黄了，风一吹，便有几片打着转飘落下来，
静悄悄地躺在地上。用不了多久，树就会渐渐秃了，枝条棱棱
角角地露出来，伸向灰白的天，像老人暴着青筋的手背。

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景，最容易叫人思念起故乡。
我的故乡在东北哈尔滨，那里的秋天来得早，去得也早，

转瞬间就会变为冬天。不像这江南的秋，日历上虽然已是白
露过后好多天了，但一天中的某个时段还是有些闷热，忽然
有这样的风吹来，也确实难得。而故乡的秋是温吞的，先是
几场雨，而后风便渐渐凉了，但又不至刺骨，只教人觉着清爽。

记得在东北时，每到秋天，母亲便要腌制过冬的酸菜。
她将白菜一排排铺在院中晒着，那菜叶由翠绿转为微黄，蜷
缩起来，散发出特有的清香。我那个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腌
菜还要晾晒？母亲见我有疑惑，就对我解释道：“晾晒可以
使白菜失去一部分水分，这有助于延长腌白菜的保存期限；
腌制过程中也减少腐烂。适当的晾晒还可以使腌制后的白
菜更加脆爽，改善其口感。”不过，腌酸菜还是选择第一场霜
落过后的白菜最好。我从小就有一个毛病，喜欢吃白菜的
叶子和酸菜的帮子。有时候新砍下来的白菜，撕下一片菜
叶塞进嘴里，而腌好的酸菜，往往也是撕下来用水冲洗一
下，稍微蘸点酱就放入口中。母亲总不解我这是什么吃法，
常说一句“馋猫”，便又低头忙她的活计了。

故乡的秋雨是急躁的，不像江南的雨这般缠绵。秋雨
来时，先是细密如牛毛，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打在瓦片上，发
出沙沙的声响。村里的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映出灰蒙
蒙的天空和偶尔走过的行人身影。街坊邻里便都窝在家
中，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老人们基本上也无所事
事。妇人们凑在一起家长里短，男人们则喝茶聊天，消磨这
雨天的时光。

我已离开故乡多年，起初只是想到身处天地宽广的世
界，便满心欣喜地期待来到这江南山水之都，在外漂泊多
年，已经历万般风情，但是每到秋天，心里却总会泛起一些
无法释然的怅惘。

几乎每天都与东北的朋友微信聊天，他们说有的地方
都下雪了，说现在罢园的茄子和豆角很好吃，市场上有很多
江南没有的大秋果，问要不要给我寄来一些……故乡的大
秋果和那种沙果不同，个不是太大，一般不是特别熟透的时
候吃起来是比较脆且酸甜。除此外，还有一种鸡心果，也叫
灯笼果，只要果色红晕了，就把它们摘下来，然后切成薄片，
用线穿起来晾晒，以前这样做，是为了冬天也能有“水果”
吃，只不过那时候晒干的果片已经没有了鲜果的酸甜，但是
那种果片放在口中，像含片一样，也别有一番滋味，或者把
它放在杯中，开水浸泡，喝那种“果味的饮料”也别有一番滋
味。浸泡软了的果片，咬一口，软糯香甜。每年母亲都会做
一些留给我，但我总是舍不得多吃，每次只吃一小片，细细
品味，那甜味便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里去。

离开故乡似乎很久，也有很多次梦回故乡熟悉的老屋
和村口的老井以及井台上绿得耀眼的苔藓。从井口俯身看
下去，井水中映出自己的面庞，却还是少年模样。醒来时，
窗外北风正紧，刮得窗棂呜呜作响，恍然间竟不知身在何
处。人说秋风扫落叶，其实秋风何止扫落叶，连人心中的尘
埃也一并拂去了，露出底下最本真的思念。在这江南的秋
日里，我思念东北那个小村，思念村里条条通向村外的山
路，思念老屋小院中亲手栽植的白杨树，更思念埋在黑土下
面再也见不到的双亲。

人在旅途，我们都是匆匆过客。不论身在何处，似乎总
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每一个人都牢牢地拴在自己的故乡之
中。等到秋风飒爽的季节，这条无名之线也跟着感伤潮湿，
悄悄唤我“回家”。

《集印为诗》是寄荃斋系列展事的发端之
作，也是我从鉴赏到收藏再到创作这个“三步
曲”的第一步。追根溯源，源自十年前那个完
全偶然的“灵光乍现”——

一

2012年新年即将来临。按照我移居深圳
后 20 多年的习惯，每到年终岁尾时节，都要
赶制一批贺年卡，分寄故乡亲人和各地友
朋。近些年流行手机短信拜年，我也只能与
时俱进随大流。不过，即便是用手机拜年，我
也依然固守自创自制的旧例，不肯“挪用”市
面上流行的那些网络拜年话，多是自作一首
小诗，以表辞旧迎新之意。这一年，本想依
样画瓢，又觉得了无新意。迟疑之际，忽然
想到刚刚收藏了几枚印章，印文颇有意境，何
不动动这些印章的脑子呢？脑子里这么一闪
念，立马想到以制作印屏来当贺卡，既新颖又
脱俗。

主意既定，我就开始挑选中意的印章，准
备制作印屏了。做印屏是我刚从几位篆刻家
朋友那里学会的新玩法：一张竖纸条，加盖几
个印章，两旁随兴书写三两行小字，一般就是
前人的诗文警句。如此一来，书法与篆刻融
于一幅。很多朋友都喜欢我这种印屏形式。
我本来也想用这种现成的方法制作贺卡的，
可是，恰恰在写什么内容的问题上，忽然感到
一丝别扭：以往都是自己作诗分赠亲友，难道
今年要当“文抄公”？再说，古人诗文警句跟
印章无关无联，跟拜年也没啥关系，这样的新
年贺卡有点不伦不类了。这么一想，我的创
作热情顿时归零了。

片刻静思之后，忽如“灵光乍现”：为何
不用现成的印章,做成一首小诗呢？把用以
组诗的印章盖在中间，两旁以毛笔书写诗作
的原文，这样的贺卡既有新意又有观赏性，
岂不是两全其美？这真是一念转换，峰回路
转。很快，我的第一首集印诗由此诞生——

“我见青山多妩媚，津门长客胡不归？烟云
供养逍遥乐，不看人面免低眉。”这是一首以
六方闲章组合而成的言志小诗，其中第一、
第四两句分别是辛弃疾和白居易的名句，中
间那两句则是我用闲章印文“拼装组合”而
成的。

这个特殊的“贺年卡”寄出之后，立即受
到亲友们异常热烈的追捧，津门好友冯骧才
更是急切来电称：“上回寄来的印屏都让朋
友们抢光了，你再给我寄几件来吧，这个有
意思！”

朋友们的追捧，使我大受鼓舞，也使我不
得不再三再四地制作新的“贺卡”。我想，总
不能把那一两首诗反复制作呀，于是，就开始
有意识地用心琢磨这个新鲜玩法了。一方面
要寻找更多的印章，积攒更多的词汇；同时也
要作成更多的诗作。就在这个时候，好友陈
浩碰巧来到我家串门儿，他是深圳有名的书
法家和篆刻家，他一见我弄的这些东西，顿时
兴奋起来，说你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他回
去一查，发现这种形式此前没人玩过。他比
我还要兴奋，说你这是个创举呀！于是，他为
我的一幅作品写了一段题跋：“集印诗为侯军
兄所创，以藏印为题，信手拈来，诙谐生动，既
古既今，亦文亦友，文理禅意，尽在其中矣。”
就在这个题跋中，他给这个新鲜玩法定了一
个名字：“集印诗”。

二

“贺卡季”很快就过去了，而我的集印
诗创作却并未中止，反而越玩儿越上瘾

了。那段时间，我真切感受到一种创造的
愉悦。

随着我的集印诗越作越多，陈浩率先提
出了办展的动议。他还把自己刻的许多闲
章提供给我，使我的词汇量大增。后来，我
们又请书法篆刻家李贺忠“加盟”。于是，
一个名为“集印为诗”的三人书法篆刻主题
展在深圳艺廊推出，时间是在 2013 年 11 月
20日。

深圳首展引起了各方关注和热评，其热
烈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很快就有各地邀
展的信息传来了。于是，我们决定在深圳首
展的基础上，策划一次横跨南北的巡展，让

“集印诗”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与更多的朋友见
面。2014年我们再度出发，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集印为诗》先后在五城巡展，诸多艺术
界人士对这种前所未见的艺术形式，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

中国古代有一种诗歌的做法，叫作“集
句诗”。简单说来，就是用前人现成的诗
句，组合成自己的诗作。比如说，文天祥在
狱中，作过集杜诗 500 句，活用杜甫的诗句，
重组自己的诗作，表达自己的感慨和悲
怀。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也喜欢在自己的戏
剧中运用集句诗，他的剧作几乎每一场的
定场诗都是集句而成。可见，集句诗在中
国诗歌史上也是渊源深厚传承有序的一门
特殊艺术。

而集印诗词，与前人的集句诗可谓异
曲同工。其共同点就在一个“集”字，都是
在已有的诗文词句基础上的再创作，只不
过一个是集纸上之诗句，一个是集石上之
印文。然而两者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而
言，又是判然有别的：一是材料不同，印章
是刻在石头上的，相比于卷帙浩繁的前人
诗文成句，印章属于资源匮乏的物质，这使
创作集印诗词极度受限；二是文辞形态不
同，印文大部分并非现成诗句，它的文学词
汇的单位更小，绝大多数只是四个字的成
语，还有一字、两字、三字的单词。当然，也
有一些是五言七言的成句，还有少量的八
九个字乃至十几个字的多字印。印章的语
言单位，也就是作诗的“零配件”要比集句
诗小得多，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作
诗是建造一栋房子，那集句诗的建筑材料
就是现成的预制板，而集印诗的建筑材料
是零碎的零砖碎瓦。因此，其重组和串联
就愈发困难，更何况要自抒胸臆了。

天津学者王振良教授在评论集印诗词
时，有一个很有深度的论点，他认为集印诗
词的出现，终于把诗和印这两者连接起来
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诗书印画是

“四位一体”的。而这四门艺术在中国文
化的传承演进中，大部分已然融合在一起
了—— 比 如 苏 东 坡 讲 到 王 维 的 画 ，说 他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说，诗和画早
已融合了；书法和篆刻的“合体”也早就实
现了，很多书法家就是篆刻家，篆刻家也必
善书法。书法写在石头上，刻成印章，篆刻
与书法也就浑然一体了，而印章盖在书法
上，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点红”，书法和印章
也就水乳交融了；至于画与印的融合，也是
古已有之，画家早就习惯于在绘画作品上
加盖印章，画印两者也早就密不可分了。
唯独诗和印，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线一直没
有打通。很多人把现成的诗句刻成印，那
是先有诗，后有印，印是被动的，他是按照
别人的句子来刻，属于拼合，而非融合。
而集印诗则是先有印，后有诗，诗是由印文
重新组合而成的，抒发的也是此时此刻作
者个人的情感。由此观之，集印诗词的创
生，其意义不仅限于一种新的文字游戏，
而是弥补上中国传统艺术融合中的一个

“缺环”，使诗词和篆刻这两种古老的艺术
形式，以一种崭新的呈现方式，实现了从
内容到形式新的融合。这或许会为诗与
印的创作者们，拓展出一些新的思路和新
的理念。当然，这个“新玩法”还是刚刚破
题，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创作天地，留待
更多有志于此的朋友们以各自的实践来探
索来开拓。

赏菊 李贺忠（书画）侯军（诗）


